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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一大早就收到母亲的信息：“槐
花干给你寄过去了，注意查收。”我边回客
户的电话，边在键盘上敲下：“好的，谢谢
老妈，坐等收货。”

是的，这个槐花干是我向母亲要的。
漫山遍野开满槐花的时候，她在电话里问
我：“要不要槐花？我捋一些晒干，给你寄
过去？”“要呀，槐花干包的饺子还是小时
候吃过，好怀念呀。”我的一句“要”仿佛一
条命令，母亲开始加入“采花大盗”的队
伍。哪个坡边的花最鲜嫩，每天摘了多
少，天气如何，晒干了几成，她都时时给我

“汇报”进度。
父亲去世得早，我和弟弟又常年在

外工作，留下母亲在老家孤独了一年又
一年。心里一直有愧于她，总以为给她
买衣买物，每月按时转钱，就是我爱她最
好的方式。可母亲收到东西却并不开
心，她总是说：“我年纪大了，一点用也没
有了，什么忙都帮不上你们，成了你们的
负担！”

该如何让母亲开心起来呢？我一直
在想这个问题，却没找到答案。直到有一
天领导发了几份订单给我，有个念头在我
心里一闪而过：对呀，我也可以给母亲下
订单啊，付钱买乡味儿，现在城里人不都
好这口嘛，这办法不错！

于是，我打电话给母亲：“妈，您不是
说菜园的萝卜太多，都吃不完吗？我好想
吃，外面的菜没有家里的味道，您做点酱
萝卜给我吧。”母亲诧异地问我：“你小时

候可挑了，萝卜都不吃呢，现在怎么想吃
了？”“我馋妈妈的味道呀！”没过多久，两
罐酱萝卜，干萝卜片，干萝卜丝，母亲寄了
一大箱给我。

我把这些干菜配了其它的食材炒好，
以及吃酱萝卜时的馋相拍了一些视频发
给母亲，她在电话那头笑得合不拢嘴。又
跟我讲起做酱萝卜及晒萝卜干的过程，末
了还说：“我原以为这些不值钱，都不是稀
罕物，哪知我闺女喜欢吃，还问我要。我
明年再多种点菜，萝卜，豆角，还有黄瓜。
腌黄瓜也不错，我都多做点，给你们都
寄！”能为我们操劳着，母亲的兴致高涨。

上个月，看到三姨从网上买了几双半
成品的鞋垫在绣，母亲又来了兴趣：“你们
穿运动鞋也要垫鞋垫的吧？我给你们也
绣几双，手工的，防脚出汗呢。”“好呀，您
不知道您女婿的脚可臭了，正好需要这样
的鞋垫。”我忙附和。给老公绣了，还要给
我绣，还有弟弟弟媳的，母亲边和我商讨
挑哪些花样，边盘算着，她的“业务”越来
越忙了。老公担心累到母亲，让我别再要
这要那。可我心里却清楚，自从有了用

“武”之地，母亲开心了好多。
小时候，父母是天，他们用勤劳的双

手给我们打造出一片广阔的天地。长大
后，我们可以自己赚钱养自己了，可父母
却依然想成为我们的后盾。别让家人的
爱空等，找些机会多给母亲下份“订单”，
也是爱的一种方式。有妈在，有爱包围，
我们就是最幸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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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说，娘弱小，娘的一小盆炭火极其
微弱。娘又说，娘给不了你什么，更温暖
不了你人生的整个冬天，娘是一棵走不出
家门的矮树。孱弱的我没说话，只是在心
里默默私语，我这辈子都会牵着娘的手一
直走到底，在娘的那棵矮树下经历风雨。

父亲在很远的地方出苦力，在我幼小
的心灵里，唯有娘才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依
靠。

上小学时，我在镇上寄读。一件无关
我的事儿，不知来由地竟让我挨了一巴
掌。小同学的一巴掌打下来，我双眼直冒
金花。老师见我委屈地直哭，狠狠训了那
个硬气十足的小同学，还给娘捎了信。

娘很快就来了，从衣兜抓出一把糖
果，给了那个出手打我的小男孩，娘的两
个手指只捏了一块糖，塞进我的小手心。
那个昨天还很霸气的小同学，伸开双手紧
紧搂住娘，两眼泪汪汪地向娘示意，他错
了，他误会了我，他在祈求娘的原谅和宽
容。

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娘没痛斥扇我巴
掌的小男孩，狠狠替我出口恶气，反倒拿
糖给他吃。娘的心中没有别的，只有一份
柔情。

在外地上大学的时候，我经常熬夜苦
读，不知不觉中发现视力在下降，于是就
给在家中种地的娘里去了一封信，请她汇
点钱过来，我需要买一副眼镜。

一个晴朗的天气，瓦蓝的天空浮着几
朵云，天空纯净得蓝，卷云白得透洁。同
学们在上课，老师认真地讲，同学们认真
地听。谁也没想到，一位农村大妈竟推门
进来，愣愣地站在门口，目光不停地在教
室里扫来扫去。她一身粗布蓝上衣皱皱
巴巴，手里拎着一个鱼鳞袋，脸上悬挂着
焦虑的愁容。她不是别人，正是我的农民
母亲。

宿舍里，娘一把把我揽过来，急切地
问：“孩子，快让娘看看，眼睛到底咋啦？”
我先是一惊，马上意识到，从没出过家门
的娘误以为我眼睛出了大问题，放下手中

的农活，千里迢迢从老家赶过来。于是我
一字一句地对娘说：“就是近视眼，好多同
学都戴着眼镜呢。”娘得知我眼无大碍，才
长舒了一口气，微笑着拿出一些枣子和柿
子给我。

我很后悔没有在信里把话说清楚，让
娘大老远赶到学校来。这事想起来一直
是我心里温暖的伤感，也又一次让我看清
了娘心灵深处的柔软，还有拈手即来的娘
的一小盆炭火和长满枝叶的娘的那棵矮
树。

时间过得真快，从小学到中学，再到
大学，又到步入工作岗位，回过头来往后
看，时间就是一列狂奔的列车，可时光一
点也没变老。娘照例还在不老的时光里
漫步，照例还在老家砍柴、种地，过着普普
通通又简单的生活，娘仍是一棵走不出家
门的矮树。

我赶上回老家的列车，娘不知在门口
站立了多久。终于见我来了，在风中伫立
的娘慌慌忙忙走过来牵住我的手。娘还
是小时候一往情深的娘，娘的手依然如小
时候一盆暖心的炭火。 我凉如冰的手被
娘给暖热了，寒风却打在娘的满头白发
上。顾不上多休息一会儿，我领着娘就朝
镇上走去。镇上已有了稍大一点的卖百
货的超市，我给娘买了加厚的棉衣和足以
让娘越冬的物品。我付过钱拎着大包小
包往外走，娘等候在收银柜台找零。从超
市走出来娘示意我等一会儿，再等一会
儿，足足半个小时过后，娘再次走进超
市。第二天，在镇上偶遇那位超市收银
员，她的一番话，让我更深切明白，弱小的
娘心里埋藏的，总是不变的柔情。年轻收
银员紧握娘的手感动地说：“现在找个工
作不容易，昨天如果大娘当着超市老板的
面，把多找的50元钱退回来，我会被辞退
的，以后我一定会注意的。”

娘弱小，仅仅一盆微弱的炭火，但娘
的灵魂里却有着无限的柔情。我会沿着
娘的足迹，做一棵娘那样的矮树，活成娘
一样的柔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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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是山水相依，人文
荟萃之地。古人云，仁者乐
山，智者乐水。五年前，购
房择居时，我特意选了一处
推开北窗可俯瞰淮河，打开
南窗能远眺舜耕山的高楼。

一千八百多个日夜过
去了，这个家已成为了我的
观景台、我的心灵港湾，读
书偶有走神时，常莞尔自
语：古人诚不欺我，山水真
养人性情，静人心智。不
过，看久了，与青山相比，我
更喜这四季川流不息的大
河。

春，淮河两岸一碧千
里，金黄色的菜花宛若打翻
的颜料渲染其中，把静默的
田野装扮得调皮可爱，生机
勃勃。淮河弯弯曲曲一笔
带过，勾勒出万物复苏、狂
放不羁的春色。

夏，燥热的天气往往喜
欢与她闹脾气，一场又一场
的大雨，常常让她汹涌无
忌，肆意奔腾。我曾在一个
日夜里看她吞没了沿岸一
块又一块的田地，心有戚戚
苦闷不已，却又无可奈何。

秋，骤变的气温，时常
孕育出一河雾气，朦朦胧
胧、飘飘忽忽宛若仙境。鸣
着汽笛的大船时隐时现的
穿梭其间，更添了大河的神
秘，催着人也总想在这河面
上走上一走，探一探。

冬，飘逸、喧闹了大半
年的淮河突然安静了下来，
特别是一场冬雪过后，河面
平静得像一张铺开的宣纸，
白雪、岸堤映衬下，远远看
过去，就是一幅绝美的山水
画。

这就是我窗外的淮河，
四季不同，月月有变，流淌
过的总不再返，新到来的照
常灿烂。

淮河印画
陈馨


